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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振忠退休后被一家公

司聘用。得知杀妻一事后，他
的32名同事迅速行动起来，
于 2006年 11月 16日联名
上书，请求司法部门从宽处
理叶振忠。

联名信中，他们高度评
价叶振忠的工作表现和为人

处世：“我们是叶振忠的同
事，与其共事的一年时间里，
他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地努力工作。他宽厚待人接
物，从不与人相争斗气，用言
行、举动证明了自己，不愧曾
经是一名劳模和优秀共产党

员。我们都知道，他的妻子患
有抑郁症，也见过他身上的
累累伤痕。即使这样，叶只是
伤心，从无抱怨，也从未因此
影响过工作。这样的好同志
犯了法，我们深感惋惜，推想
这一定是一时糊涂失手才造

成的。在此，我们恳求司法部
门在量刑时能从宽处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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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振忠杀妻的消息，同

样在他曾经工作数十年的单
位引起“地震”。领导和昔
日的同事们在震惊之余，于
2006年 11月 21日也写信
给南京中院，请求法院在量
刑时能够充分考虑到叶曾
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曾

经是多么好的一位同志，怎
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作
为叶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震惊之余又感到痛心，“国
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相信
法律！”

他们写给法院的请求信

中，对叶振忠昔日的工作表
现和社会贡献表示了充分
肯定：“1968年，叶高中毕
业后到农村插队，1978年
12月从高淳县来南京炼油
厂，被分配到机修分厂检修
车间当电焊工。在当电焊工

期间，他刻苦钻研技术，勤
学好问，不久就能独立上
岗，焊工技术娴熟过硬。
1990年，他被聘为焊接技
师。他在政治上，同样积极
要求进步，乐于奉献，助人
为乐，经常帮助别人，期间他

参加了多套生产装置的大检
修及大改造。1987年，他入

党，1986年以来，他连续 7
年被评为厂级先进个人，连
续 5年被评为金陵石化公
司、炼油厂、建安公司优秀
党员，3次获得金陵石化公
司先进个人，2次获得市委
工交部优秀党员称号。1994

年 5月，被授予南京市劳动
模范，1996年 10月，被授
予江苏省劳动模范。此外，
叶还是金陵石化公司职工
代表、南京市栖霞区人大代
表。在单位，他先后担任过
车间质检员、安全员、工会主

席、党支部委员，叶曾经是对
企业、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的人。”

在请求信的最后，该公
司领导和他的昔日同事再次
请求法院根据叶在工作中的
一贯表现及社会贡献，在量

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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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

此解体，是一个悲剧。”南京
市后宰门西村 24号的居民
们，获悉邻居叶振忠在家中
杀死妻子后，同样深感震惊。

事发后，45位老邻居自
发地联合起来，于同月20日
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市检

察院、市法院，请求对叶振忠
从轻处理。“我们都是与叶
共事多年的同事、邻居，深知
叶的为人。在单位，他工作勤
奋，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在
社区，他帮助邻里，助人为
乐；在家里，孝敬长辈，对家

庭负责。他是我们公认的单
位的好工人，父母的好儿子，
邻里的好邻居。”

这些邻居们在信中说：
“叶一家自 1990年搬来后
宰门，多年来夫妻相处不和
睦。刘萍对叶振忠大打出手，

打得叶身上、脸上伤痕累累。
她还曾多次到叶的老母亲家
打砸，打伤老人和叶的妹妹，
让叶长期生活在恐惧的阴影
中。造成其精神失去控制，酿
成杀妻惨祸。”最后，这 45
位邻居联名恳请法院，量刑

上给予从轻处理。
"NOP=EFQRS

TU#

VWXY Z[\ ]^_

!"#$%&'

!9:;<.=>?@AB

!C@<7DEFGHIJK'L

!MNOP<.QRSTU:V

WX4YZ[@\]?@^_K`abQcdebQfg@

hiH^jk

lmnobpqrstuvwxy&wzbfT{|K}~

����9u��K�������nb��wzK��k�Q

KC@�����nb���K���ZQK��b����K

���� ¡K¢£k

1949年出生的叶振忠，曾
经是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劳动

模范，还是南京某区的人大代
表。但让他无法预料的是，他
的余生，却因杀妻而收场。

悲剧发生在 2006年 11
月14日8：10。8：30，叶振忠穿
着被妻子撕破的衣服，踏进后
宰门派出所的大门，投案自首。

在这案发后的 20分钟时

间内，叶振忠打了四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妹妹：

“我把刘萍杀了，她以后再也
不会来骚扰你们了，你要把妈
妈照顾好。”

第二个电话打给单位的一
位负责人：“谢谢你们对我的
关心，我以后再也不能过来上
班了，图纸在我房间里，你有空

的时候过来把它们拿走。”

第三个电话打给儿子：
“你快回来吧，我把你妈妈杀

了，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要
善待他人。”

第四个电话他想打给岳
母，但没有人接听。
“27年了，我现在终于解

脱了，为了我家人的安全，我愿
和她一命抵一命。”面对民警

的询问，叶振忠显得颇为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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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被告人！”

当叶振忠被带上法庭
时，他的儿子叶荣正坐在原
告席上，脸色凝重。

叶振忠死死地盯着儿
子，但儿子的脸上却很漠
然，看不出任何表情。

当叶振忠陈述如何杀害

妻子时，叶荣死死地盯着父
亲，右手紧紧地拽住左手，眼
睛里仿佛能冒出火来。

但最后，叶荣却双手抱
住头，埋到桌子下，很久没
有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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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部分庭审结

束后，叶荣的代理律师开始
宣读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王兰，女，82岁。诉讼请
求：被告叶振忠犯故意杀人
罪，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
时，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付

原告死亡金 246380元、丧
葬费 10478.5元、被抚养人
生活费14370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 50000元等共计
321228.5元……”

叶振忠坐在被告席上，
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宣读

完毕后，法官问他是不是收
到了这份诉状，叶振忠点点
头：“收到了。”随后，他低
声询问：“我儿子呢？怎么没
有我儿子？”

法官告诉他，原本起诉
书上的原告有两个，一个是

他岳母，一个是他儿子叶荣，
但就在开庭的前一刻，叶荣
向法官递交了一封信，要求
撤诉，但同时希望能跟律师
一起，做外婆的代理人。

听完解释，叶振忠沉默
了足有一分钟，然后，他看

了看儿子，再看看法官，说：
“应该的，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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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过程中，叶振忠辩

护人的辩护词激怒了叶荣。
叶振忠的辩护人认为，

叶振忠之所以落到今天的
地步，都是刘萍引起的，是

刘萍让这个家矛盾不断，
让叶濒临崩溃，才酿成了

悲剧。
叶荣盯着这位辩护人，

好几次想拉过身边的话筒
说话，但为了维护法庭秩
序，他还是忍住了。

在最后陈述阶段，叶荣
拿过话筒，看着父亲说：“刚

才你的辩护人讲，你的事业
取得了很大成绩，既是劳
模，又是人大代表。但你知
不知道，你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妈妈有很大关系？”
“我小时候得了哮喘

病，夜里发病，只有妈妈把

我送到医院，而你却忙着工
作回不来。你每天早出晚
归，妈妈跟你一个单位，她
也要早出晚归，但你除了安
心工作外，家里一切事情都
不会让你操心，”叶荣越说
越激动，“你有糖尿病，妈妈

一道菜总要炒两份，一份不
放糖，给你吃，一份我们吃。
她还留心报纸上的治疗糖
尿病的偏方，想尽办法为你
治病。但是，她得了抑郁症
后，你却没有关心过她，还
到处说她是神经病。我妈妈

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
个伟大的妻子，但你呢？！”

叶振忠坐在被告席上，
呆呆地看着儿子，一声不
响。叶荣停顿了一下，提高
了嗓音：“我能问你一个问
题吗？”

叶振忠点点头，嘶哑着
说：“我有心理准备，你会说
这些话的，你问吧。”
“将来你进了监狱，你

会不会反省一下，你有没有
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你对
妻子到底付出了多少？？”

叶荣说到最后，手抖动
得不停，想把材料塞进袋子，
但几次都没成功。这时，庭审
已接近尾声，叶振忠被法警
带离法庭，当他听到儿子最
后那撕心裂肺的质问时，他
号啕大哭：“叶荣！叶荣！叶
荣！我想不到啊，我伤心啊，

你竟然这么说你爸爸！”
而叶振忠的几个亲戚

也站起来，大骂叶荣是“畜
生”，“是不是想让爸爸被
枪毙了才甘心。”面对这些
亲戚的责骂，叶荣没有说一
句话。

这个 27岁的小伙子，
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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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1月 14早晨 7
点多，叶振忠从菜市场买菜回

来，妻子刘萍还躺在床上。58
岁的叶振忠已经从南京一家
知名企业退休，被一家建筑公
司返聘为工程师，他得赶着去
上班。

儿子叶荣的上班地点比
较远，叶振忠弄完早饭后，叶

荣吃了就急匆匆地上班去了。
但等叶振忠准备上班的时候，
妻子刘萍却吵了起来，死命不
让叶振忠去上班。
“不去就不去，月底就不

干了。” 叶振忠也发起了牢
骚。但说归说，叶振忠还是抢

着下了楼。在他出门的那一
刻，刘萍在后面喊道：“我等
会把你的图纸全给撕掉。”叶

振忠一震：按照刘萍的脾气，
可是说得出，做得到。他赶紧

回屋，果然，刘萍已经来到了
他的书房，手里拿着图纸，准
备撕了。

叶振忠赶紧把图纸抢了回
来，但这个举动却让刘萍大发
脾气。

在事后的供诉中，叶振忠

回忆了这血腥的一刻：刘萍操
起书桌上的紫砂壶，就往叶振
忠的头上砸去，叶振忠把紫砂
壶抢了回来。刘萍随后又操起
一个闹钟想砸他，但还是被他
躲了过去。刘萍急了，抓住叶
振忠的领子又撕又打，从书房
打到客厅。厮打中，刘萍被叶

振忠推倒在地，刘萍伸手一下
子就抓住了叶振忠的裤子，在

叶振忠挣扎的过程中，裤子
也被撕坏了。

这时，刘萍操起了边上
的一张折叠椅，想砸她的丈
夫。叶振忠反手抢过来，用劲

砸向刘萍的脑袋。刘萍立马
倒地，头部的血汩汩地流出
来，染了一地。此时，叶振忠
发现，倒在血泊里的妻子身
体还在扭动，他想：“事情既
然到了这个地步，她不死，我
就得死。为了我们这个家，还

是让她去死的好。”
随后，叶振忠骑跨到刘

萍身上，死命掐妻子的喉咙，
“不知道掐了多长时间，我只

知道要掐到她死为止。”
经尸检，刘萍的死因是

机械性窒息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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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30，叶振

忠故意杀人一案在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开
庭。当法官询问叶振忠的杀
人经过和原因时，叶振忠特
别想说的，却是凶案前一
天———2006年 11月 13日
发生的事情。“让我说说那

天的事情吧。”叶振忠的语
气中充满了哀求。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叶
振忠和刘萍发生了激烈的
争吵，“我就生活在这样的
争吵里，忍无可忍。”他说。

当天上午，叶振忠在上

班途中，突然接到妹妹的电
话，说刘萍正在他母亲家里
辱骂老人。叶振忠知道，如
果他贸然赶过去，反而更能
激起妻子的“斗志”，于是
告诉妹妹，让他们“忍让一
下”。但是过了不久，妹妹

又打来电话，叶振忠只好硬
着头皮赶到母亲家里。

当时母亲的家里还有
七八个老太太，叶振忠赶到
的时候，刘萍正当着这些老
人的面，指着母亲的鼻子
骂。叶振忠来到妻子跟母亲

中间，对母亲说：“妈，你不
要出声。”然后对妻子说：
“有话好好说，你不要这么
对我妈。”

就在叶振忠劝架的时
候，110民警赶了过来———
原来，只要刘萍去吵一次，

老太太就要报一次警。叶振
忠以为民警来了妻子应该
不会闹了，便放松了警惕。
哪料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 “啪”的一
声，妻子反手一个耳光，火
辣辣地打在了母亲的脸上。

“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母亲都85岁了，竟然还
要挨我老婆的打，而且是当
着那么多人的面，叫我妈
以后还怎么活啊！”在法庭

上陈述那一刻时，叶振忠号
啕大哭。他在描述杀妻过程
的时候，语气还是平静的，
当说到母亲受到的屈辱时，
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在母亲被打的那一刻，
叶振忠跪倒在妈妈跟前，哭

着说：“妈，我对不起你！”
听到这里，庭下哭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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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结束后，快

报记者对叶荣进行了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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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做原告，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毫
无意义。我只是想表露
一个姿态，想告诉我的
爸爸：我恨他，我要维
护我妈妈死后的尊严。
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毕竟是我爸爸。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
个地步，就没有必要再
给他压力了，他也是个
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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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已经
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人
侮辱她。只有我爸爸
和他身边的亲戚才说
她坏话。妈妈得了抑
郁症，只有我能理解
她的痛苦，她无法控

制住自己。她在发病
的时候，应该得到别
人的宽慰和照顾，但
爸爸却说她是精神病。
今天在法庭上也这么
说，我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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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希望加
重，也不希望减轻，我
毕竟是我父母的儿子，
我要顾及双方亲戚的
情感和心理，我只希望

法官能秉公判决。
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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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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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唯一

的儿子，不管怎样，我
会尽到一个儿子的责
任———虽然我一辈子
不会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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